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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视野

以色列盖谢尔剧院每次带来的作品

都让人惊艳，让人惊叹这个剧院的创造

力和包容性。此次《父与子》的演出可

以说是导演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原作

的解读和再创造。

舞台上，导演避开了原著小说中细

腻的刻画和人物塑造，而是通过解剖青

蛙及自然生命体由生到死周而复始的循

环过程，来重新结构。新颖的结构给演

出带来了很强的象征意味，这也决定了

后面的所有视觉形式，包括观看视角、

舞美、多媒体的运用和演员的调度及动

作，都在以一种形式感极强的表达方式

来呈现。

全场演出的视觉观感就像主人公巴

扎罗夫的内心世界一样。整个空间以纯

粹的蓝色为基调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盒

子，演员们的表演空间都在这个盒子

里。这就好像是在显微镜下一样，也是

巴扎罗夫心中的显微镜，他想像观察解

剖青蛙一样去试图解剖所有人，以及他

接触的这个世界。第一幕开场中间大大

的圆形光区更强调了这个象征的符号，

演员们依次走进光区再离开，并带来其

他演员进入再离开，这就像显微镜下的

细胞分裂一样，从“有丝分裂”开始到

“骨骼、头脑、心脏、血液、伤寒、死

亡”，以生命体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来

构架全剧。导演意图与主人公同视角，

同时让观众也更能走进巴扎罗夫的世

界。巴扎罗夫对一切都有批判的精神，

试图用科学的方法论去解释一切，又蔑

视旧的社会制度和贵族阶级，然而当他

的爱情遭受挫败时他又极其的脆弱，一

蹶不振重蹈了父辈命运的覆辙。这与他

之前同父辈们的对抗和否定一切的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导演通过多媒体这种极现代

的表现手段来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与原小说描述的时代也形成强烈的反

差。多媒体的运用可以说是灵动之笔，

通过舞台正上方和正前方安置的两个摄

像机进行现场抠像，把演员的表演投影

到舞台上的投影幕上。这样就给舞台提

供了一个有趣的空间感和画面感。观众

可以看到两个视角的表演，面对正面的

机位时，演员的表演被放大投到荧幕上

并融合了背景，黑白的影像画面和现场

的演员形成了有趣的反差，好像既能置

身小说里的那个时代，又坐在剧场里冷

眼旁观着一切的发生。而在舞台正上方

的摄像机捕捉的是演员顶视的角度，演

员只能在舞台上躺着表演，由于动作的

笨拙和行动的不方便造成了很多笑点，

也给全剧悲伤的主调加入了些幽默感。多

媒体的运用一方面很接近“显微镜”这一

观察视角，不同的人物关系被放大、夸

张、更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巧

妙地配合了原小说的场景，使多变的场景

得以呈现。

舞美布景上全场的纯蓝色不仅满足

了抠像捕捉的功能要求，也给了观众一

种极致的审美体验。蓝色平静、冷酷、

纯净，以蓝色置于全场的舞台又像是一

塘静静的池水，这也很像巴扎罗夫的内

心，他看上去自信满满、生气勃勃又咄

咄逼人，但内心同样渴望爱情，在被打

击后又极其的脆弱甚至有些幼稚。年青

一代的特性在他身上同样有所体现，即

使他有一件“虚无主义”的外衣。

灯光的处理难度很大，因为抠像技

术本身就需要相对较均匀的光比，尤其

是对影子的处理，而舞台现场演出又要

求有较为丰富的灯光变化。于是灯光也

采取了以纯色光为基调，光位以顶光和

侧光结合，较少的使用面光，多用的是

地面的流动灯位来补充面光，极致的纯

色光运用与舞美的审美倾向保持了高度

的契合。

转场也是该剧的一个亮点。全场的

幕间转换无黑场，而被导演以一种近乎葬

礼的形式体现，仪式感十足。演员们安

详、平静地在舞台上循环往返，好像是参

加一场葬礼，又或是每个生命都在走向

死亡，由生到死，每一代都会如此，都会

成为历史。空灵又现代的音乐给全剧悲

伤温柔的基调增添了力量和生气，又能

给观众一种渐离感和审视的视角。

总之，极致的形式感、张力十足的

表达方式和极富想象的空间运用，让盖

谢尔剧院的 《父与子》 充盈着现代之

美、诗意之美，也赋予屠格涅夫的经典

作品新的时代和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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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9年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
演的收官之作，来自以色列的盖谢尔剧院
第五次走上邀请展的舞台，为中国观众带
来了根据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改编的
同名戏剧作品。日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
与《父与子》导演耶海兹克尔·拉扎罗夫
围绕这部作品的创作呈现、幕后故事及当
代舞台上的俄罗斯及世界古典文学展开了
深度对谈。

“充分释放创造力才能诞生
好作品”

濮存昕：这是盖谢尔剧院第五次参加

邀请展，也是 9 年来参加邀请展次数最多

的剧团。当我第一次看完你们的戏之后，

这个剧院就成为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团体。

对观众来说，你们的作品也是值得买票

的。盖谢尔剧院已经来演过四个戏了，分

别是《唐璜》《乡村》《耶路撒冷之鸽》和

《我是堂吉诃德》。

拉扎罗夫：在以色列，如果能够被盖

谢尔剧院接受到那儿工作，是演员们最崇

高的梦想。盖谢尔剧院之所以这么成功，

首先是因为艺术总监阿尔耶是一个非常有

才华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优秀的管理团

队，给艺术家提供了非常自由的创作空

间，不断鼓励艺术家去创作好的作品。要

成为一个优秀的剧院，最重要的是保持开

放的心态，不要限制想象力，还要具有包

容度。我刚到盖谢尔剧院时，他们就把我

包容进来，让我自由创作，这令人印象深

刻。阿尔耶对我说把剧院封闭3个月，全部

给我创作我的第一个导演作品。并不是所

有的艺术总监都会如此，但我认为所有的

艺术总监都应该如此。当你看到手下的演

员有这样的能力时，都应该去发掘，走向

成功的关键就是不要担心失败。

一开始我导的这部《父与子》，阿尔

耶并不喜欢，但后来他又给了我机会，因

为阿尔耶能看到我的创造力。盖谢尔剧院

跟其他剧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保持创造

力、保持这种开放的心态。对我来说，这

个创作平台让我的精神百分百集中，只有

充分释放创造力才能排出好的作品，不需

要为经费困扰，不要担心这个人、那个人

喜不喜欢我，这样做会不会受

到阻力等等。如果不断受到这

些方面的影响的话，对我本人

是一个阻碍，观众

对作品的接受也会

有阻碍。

濮存昕：作 品

只是个结果，也许

并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

最重要的是他看到

了要培养的这个人的

创造力，是不是真的

有价值，是不是还能

够生发，即便原来最

初的东西是不好的。

这个是气魄，是胸

怀，我们应该向盖谢

尔剧院的创始人学习。

拉扎罗夫：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戏剧

观众的培养其实很重要。我们可以培养懂

艺术、有理想、愿意去接受新鲜事物，哪

怕是很难接受的东西也愿意用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的观众。当然，我们也可以培养一

种除了台上一个接一个笑话以外什么都接

受不了的观众。这两种观众，你会选择哪

一种？这也是我们作为戏剧从业者想要呈

现给观众一个有深度的戏剧的原因。以色

列的现状是越来越难培养这种认真的或者

说有深度的观众。这是以色列戏剧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艺术教育要培养综合性人才”

濮存昕：中国人口庞大，

不同群体的类型和需求是完全

不一样的。我们作为戏剧从业

者也在审视我们个人的艺术兴

趣和审美是否值得向一部分观

众强力推介。当我们输出的作

品和观众的反馈出现偏差时，

我们可能会反省和检查自身，

而不是观众。“艺术教育”这

个词在中国更多的是和艺术创

作人才的教育相关联的。从艺

术院校对人才的培养到剧团对

演员的再培养。其实对年轻演

员的放松是在害他们，我们现在只能通过

一个一个剧目的排演来锻炼他们，其实也

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真要向你们好好

学习。另一方面，艺术家所能获得的成长

也不仅是剧院给予他的。像导演本人在排

话剧的同时，他的艺术兴趣点非常多，音

乐、舞蹈等等，他的创造力已经涉及到音

乐剧了。而我们的年轻人可能在这一点上

还有所欠缺。需要培养各方面综合的素

质，文学、音乐、美术等等，需要多去博

物馆，多看书和其他的演出。

拉扎罗夫：我在特拉维夫有一个中

学，是5年前建立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的

学校，有文学、科学、英语等课程，必修

的还有舞蹈、音乐、电影和美术等。入学

没有考试和试镜，我们不在乎你的天赋，

只在乎培养你的创造力和思考方式，以及

学到的知识。因为在戏剧、电影、舞蹈、

美术等各个领域都有各不相同的丰富知

识，因此学生必须学习所有的课程。然后

每年要完成四个创作，自由选择内容，但

必须基于所学习的所有学科，这样一个整

体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也想让学

生明白，每件事不只有一个解决方法。你

怎么表达自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

有所表达，有创造力去表达。所有的艺术

形式只是不一样的外形，但你表达自我的

核心是不变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思想，

你要传达的理念，以及整个创造的过程。

濮存昕：我在上戏教藏族班戏剧教

学，藏族孩子刚入学时候那种质朴，说唱

就唱、说跳就跳，一下台像个小猫，演起

戏来又充满激情。我很担心他们上到二年

级的时候眼睛里的这种亮光就消退了。艺

术教学到底应该教什么，是创造力。它能

在每一个灵感产生的刹那，不顾一切地冲

上去捉住它。这让我想到了那些藏族孩子

的眼睛，可能因为一些教学中的问题让他

们逐渐失去热情。我相信，真正做艺术、

有艺术灵感的人在任何时候眼睛里都应该

有光芒。我从拉扎罗夫这里得到了一些灵

感，我需要站在那些孩子面前，我必须要

让他们激动起来，不能让他们的眼神里毫

无波澜。

拉扎罗夫：人必须要自由起来，要允

许自己去做不同的事情。如果你多才多

艺，那可以走的路自然会很多，你可以

写，可以导，也可以演，有很多可能性。

“这部戏触及了人心里最宝
贵、最珍视、最柔软的部分”

濮存昕：接下来

我们聊聊 《父与子》

这个戏吧。和盖谢尔

前几部来演出的戏相

比，这部戏的改变很

大。这种改变是我们

最感兴趣的，想听听

您对这个戏的想法，

以及 《父与子》 想传

递给剧团、演员的一

些信息。

拉扎罗夫：之前

我也没读过屠格涅夫

先生的原著。因为我

太太是俄罗斯人，是

她一定要我读一读这

部小说。读过之后我

就爱上了它，然后我

和剧院还有阿尔耶说

我想改编 《父与子》。当时他们很震惊，

可能因为他们都来自俄罗斯，这好像触及

了他们心里最宝贵、最珍视、最柔软的那

部分。后来我开始着手改编这部作品的时

候，一个核心就是这部戏是关于一个不存

在的世界。小说讲的是虚无主义者和虚无

主义的故事，他们秉持着取消一切、否认

一切、不承认一切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

难处理的概念。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从

故事出发，又不仅限于这个故事，而同

时也在考虑整个戏的舞台设计和环境设

计。核心问题是如何营造一个不存在的

世界。于是我想出了“蓝屏”这个概

念，这基于好莱坞电影里经常用到的一

种非常简单的抠像技术，蓝屏是可以做到

让你瞬间消失的。当然，舞台设计不只是

铺一个蓝屏就完了，需要结合巴扎罗夫这

个角色。一方面，他是一个科学家、医

生。他研究青蛙，解剖青蛙，看它的心

脏和身体结构等等。他主要用到的工

具就是显微镜，通过显微镜他真正想

要关注和处理的事情是我们肉眼不容易

看见的身体内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是

取消一切、拒绝一切、不承认一切的。

我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慢慢把这部戏搭建

起来。

我研究了显微镜下的世界，从细胞的

有丝分裂开始，生命慢慢成长起来，那是

最原始的起点。之后一步步有了骨头、血

液、大脑、神经等等，再到最后的死亡，

这部戏的章节其实就是还原了整个人体构

建的过程。再细化到每个部分，比如有丝

分裂。一开始的那场戏我们看到很多人在

舞台上绕着圈走，然后散开，再聚到一

起，互相融合，再分裂，再分裂，越来越

多。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显微镜下细胞分

裂的过程，把这个过程通过行走的人呈现

在了舞台上。

排练的时候，我让演员看了不同人体

结构在显微镜下的图像，告诉演员，在有

丝分裂的过程中细胞是怎么移动的，血液

是怎么移动的，骨头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演员再把这个过程反映到舞台上，这样就

构成了舞台的形体。同时，每个段落也需

要找一个符合的场景。心脏那场是主人公

回到家，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关爱；骨头

那场是一个房子里有很多大男人在争吵、

走路。我把每段情节都找到了相应的身体

部分，并用作章节的小标题。你们看到演

员在台上躺下，身体的滚动代表着血液细

胞的流动。如果你在显微镜下观察血液流

动的过程，会发现就是那样循环滚动着流

淌的。

这些设计可能观众都没看懂，但我不

在意，我感觉这个对了就这么安排了。这

些实际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在戏里是环环

相扣的。观众可能会感觉到一些模糊的含

义，但不是特别清晰，只是一种不可解释

的、深层次的感觉。这种不可解释性也是

爱情的一个特性。

濮存昕：我记得有个故事这样说，有

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热爱登山，他回答

说因为山在那里。这就像拉扎罗夫拿到一

个小说并且喜欢上它，这个东西影响着

他，让他把自己也投到了显微镜的镜片

上，去解读这个作品。其实戏剧，特别是

话剧，除了观赏性之外，它一定是有文学

性的。最终是作用在观众的思想上、理解

上和想象力上的，使观众发现了新的空

间、新的未知，这应该是戏剧比较高级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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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海兹克尔·拉扎罗夫
1974年出生于特拉维夫。曾为以色

列盖谢尔剧院演员，后担任导演、编剧、

舞美设计等。导演作品包括《洛丽塔》

《父与子》《道林·格雷的画像》《暮色中的

欲望》等，在以色列电影节上凭《冰屋》荣

获艺术节最佳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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